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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基层部队
当排长，被抽调到师业余创作组，接触到
一些军队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徐怀中的

《我们播种爱情》和《西线轶事》，感觉这
位作家非常了不起，生活中的小事，在他
的笔下，生动有趣，非常有感染力。当时
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能够有幸认识这
位文学前辈。

徐老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
主任，1989年我入学的时候，徐老已经调
任总政文化部部长，我在校两年，没有听
过他的课，也没有见过他。

二十多年后，2013年1月，我调任军
艺文学系主任，首长谈话，要求文学系

“焕发徐怀中时代的光芒”，要为部队培
养写作人才。春节前我去拜访徐老，虽然
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一点也没有陌生感，
老人家鼓励我好好写作，好好工作，争取
多培养几个军队作家。

徐老的家在军队大院里，十分简朴，
家具多数都是旧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件
事情，徐老的夫人于增湘老师，可能眼神
不好，但是仍然亲手沏了一杯茶，准确地
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就坐在一边，安静地
微笑。
徐老的纪实文学作品《底色》获得第

六届鲁迅文学奖，在军艺文学系召开座
谈会。之前我把这部作品认真看了一遍，
了解到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
再次被他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打动。当
时的徐老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到南方前
线，而夫人则被下放到西部农村，山重水
复，音信阻隔，于老师只能根据报纸上只
言片语的消息，分析丈夫的生活状况，那
份关切，那份牵挂，还有偶尔接到一封迟
到来信时的那份惊喜，都在徐老的文字
里深情地洋溢着，读之催人泪下。

《底色》出版、获奖的时候，徐老已经
八十多岁了，他本人没有参加座谈会，而
是让人捎来一封简短的信，委托我在会
上宣读，主要的意思是表示感谢，要大家
多提意见。军艺文学系初创时期，一直使
用营区西南角2号楼南边的一个教室，文
学系历届师生把它称作“南阶梯教室”，
徐怀中倡导的“不拘一格，八面来风”的
教学理念，在文学系形成了传统，三十年
来，当代中国顶级作家、学者多数都在这

个教室里讲过课。我到文学系工作不久，
在院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对这个教室进
行了修缮，使之成为集授课、学术报告和
荣誉陈列于一身的多功能教室，我们把
它称为“荣誉教室”。教室重新投入使用
之后，院首长一再要求，要把徐老请回来
上第一课。

2017年3月1日，是军艺文学系的“新
春第一课”。学院首长安排我去接徐老，
说实话，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不仅
因为徐老年事已高，还因为学院主要领
导对徐老的敬重。这一路上，可谓一波三
折，从而使我得以近距离地领略徐老的
睿智和军人本色，有些细节耐人寻味。

早晨七点半左右，我赶到徐老所在
的营区，在徐老家门前楼道里静静地等
待。不料，徐老早已准备妥当，看到我们
就说，还是早点出发。我算了一下时间，
从徐老驻地到军艺，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我们八点钟出发，赶到学校，离九点上课
还有二十多分钟，这个时间段，也是学院
主要领导同徐老见面的时间。但是徐老
说，正是上班高峰，宁早不晚。他老人家
这么一说，我只好从命，并暗暗交代司
机，稍微慢一点，灵活掌握。没想到那天
路况特别好，一路畅通。我不禁有点担
心，这样下去，到学校还不到八点钟，学
院首长应该还在路上，以我的经验判断，
他们一定想赶在徐老到达之前迎候。

我对司机说，首长年龄大了，不要开
得太快，前面民族学院门口有点堵，可以
到紫竹桥绕一下。徐老仿佛一眼看穿了
我的小心思，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没有看
见堵车啊，你是想让我看看学校门前的
风景吧。

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有点尴尬，
就在这时候接到院办短信，可以进院了。
我当即让司机从第一个路口掉头，很快
就进了学院大门，院主要领导已经在门
口恭候了，挨个给徐老敬礼。然后，学院
领导陪同徐老到她给学生上课的琴房休
息，同徐老亲切交谈。直到这时候，我才
松了一口气。

我们隆重地请回了徐怀中老主任，同
时请来了文学系首届学员莫言和朱向前
两位学兄。文学系的本科生、研究生、任职
培训班的学员，以及闻讯而来的其他系的
师生，济济一堂。已经88岁的老主任精神

矍铄、妙语连珠，表达了他对军事文学独
特的见解和对军事文学教育的真知灼见，
历数了文学系的荣光、南阶梯教室的历史
和对新一代军队文学人才的期望。
那天上午，本来只能容纳九十余人

的南阶梯教室竟然挤进了一百多人，有
些同学干脆坐在过道的小马扎上。前辈、
大师和年轻的一代近距离交谈，无拘无
束，一起走近那光荣与梦想交织的岁月。
从同学们清澈的目光中，从教室内外落
叶无声的气息中，我们感受到了文学的
力量，文学的激情，文学的温暖。往事并
不如烟，历史的艰辛与辉煌并存，激励着
军艺文学系的代代传人。

2019年夏末秋初，第十届茅盾文学
奖评奖启动。六十个评委当中，只有我一
个人是现役军人，因此我也有推介军事
文学作品的责任。

徐老的《牵风记》一开始就受到评委
的广泛关注。一个战争亲历者、一个九十
岁的老人写出这样一部动人心弦的“战
争与爱情”小说，堪称奇迹。评委们在讨
论中了解到，《牵风记》始创于1962年，

“文革”中徐老因为电影《无情的情人》受
到批判，《牵风记》二十几万字的书稿被
销毁了，半个世纪后重新捡起来写，跟初
衷相比，可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更有
诗情画意了。徐老不仅给我提供了那么
多闻所未闻的战争体验，而且这种体验
是那么深入人心，那么美好。他似乎很早
就找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扇奥秘之
门，别有洞天。作为军队作家，徐怀中同
志是我们军队作家当中最年长的，但是
他的作品比我们的作品要年轻得多，他
在无意中惊动、牵引了军事文学创作的
惯性思维。

很快，对《牵风记》的肯定就达成了
共识。在讨论中，一位评委说，《牵风记》
是一个老作家对于文学的致敬，我们也
应该向这样矢志不渝的老作家致敬。在
几轮投票中，《牵风记》始终排名在前。

宣布最后投票结果的时候，全场寂
然，但是我分明听到了热烈的掌声，掌声
来自心里，六十个评委一起在心里欢呼。
我认为，这不仅是对一个老作家和《牵风

记》这样一部作品的致敬，也是对文学的
尊重，对军事文学的理解和支持。评选
结果当天上午就公布于世，中午吃工作
餐的时候，铁凝主席高兴地对我说，感
谢军队给我们送来这么一部好作品，
感谢徐怀中同志。我说，徐老不一定
知道这个情况。铁凝主席说，你可以
发个信息，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牵风记》获得茅盾文学奖，众
望所归，它是徐怀中同志用他“颤颤
巍巍的脚步，努力追随改革开放的
豪迈步伐”的结果，是他老人家“尽
最大的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的结果。
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在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我
为《牵风记》致颁奖辞：“《牵风
记》闪耀着英雄之美、精神之
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
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
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
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
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
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
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
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
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
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
势恢宏。”

一位作家朋友在他
的文章里这样写道：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最后一任主任和第一
任主任相遇在文学的
盛典上，并肩眺望渐
行渐远的军艺文学
系，成为意蕴辽远的
定格。

致敬老主任徐怀中
徐贵祥

岁暮天寒，台静农纪念馆院墙
一角，那几株新植的腊梅，竞相开
放。
花是浅浅的鹅黄，疏疏落落的，

偎在灰黑遒劲的枝头，不甚热闹，却
自有一份孤清的气韵。清冷的空气里，
那一缕似有若无的幽香，却固执地穿
透湿寒，飘散开来，直抵心脾。移栽此梅
时，我们心中所念，正是斯人——— 台静
农先生。他与梅，魂脉相契，一生清寂，亦
一生芬芳。
先生的精魂，更凝结于长廊素壁之

上。新辟的文化廊间，数帧先生画梅的复
制精品，静悬于光中。那并非原迹，然其风
骨宛在。墨线如屋漏痕，曲而韧，道尽枝干
的孤倔；圈花清简，或含苞或微绽，只用淡
赭略染，便觉清气满纸。这些纸上梅魂，与院
中疏影默然相对，一为笔底春秋，一为天地
生机，构成了微妙的唱和。
最令人心动的，是那题款小字：“素心常

耐冷”“寂寞开无主”。墨痕间，一个学者在历史
夹缝中的独立与孤往，历历可见。游人驻足于
此，目光从墙上墨梅移至窗外真色，再回望壁上
题字，仿佛走过一场无声的三重对话——— 与艺
术对话，与自然对话，最终，与一个卓然不屈的灵
魂对话。长廊非廊，实为渡桥，引我们由此岸的风
物，渡向彼岸的精神。
说到彼岸，便不能不提那些与先生精神相契的故人。诸多知交中，张

大千先生与他的“梅花之约”，最是艺坛佳话，亦最见先生梅花风骨在人世
间的回响。大千先生，笔下万里江山，泼彩纵横，气象瑰丽，是画坛吞吐风
云的豪杰。可这位豪杰，偏偏对静农先生笔下那清瘦孤寒的墨梅，情有独
钟，念念不忘。每年寿辰将至，嘱托便翩然而至：“静农兄，今年的梅花，可要
为我留着了。”这已成两人间不必宣之于口的默契。

可以想见，在台北温州街那间简朴的“龙坡丈室”里，收到老友嘱托的台
先生，是如何在夜深人静时，于灯下铺开素纸。窗外是南国的暖湿气候，心中
却萦绕着北国的冰雪。他提笔时，或许会想起大千的豪情，笔下便更添一份孤
直，仿佛要以这清极的梅，来映照、来平衡那世间的万千繁华。
他画的不再仅是花，而是赠予知己的一丸“清凉散”，是跨越山海、抵御时

俗的一份精神契约。大千先生收到画后，总将其悬于书房素壁，与自家绚烂笔意
相对。他曾动情地对人说：“看静农的梅花，如见故国冰雪，如闻寒夜清钟，能洗
我胸中尘滓。”一纸墨梅，于此成了两位大师超越艺术形式、直抵生命深处的精神
暗语。这暗语里，有对共同文化根脉的持守，有在颠沛流离中对“故国之梅”的共
同追忆。画者以梅寄傲，受者以梅洗心，这往来之间，梅已非梅，而是漂泊者安顿灵
魂的故园象征。

这份以梅为契的知交情谊，并非孤例。先生的梅花，亦是他与那个时代一群文
化守护者之间，清气相连的纽带。他与庄严(慕陵)先生，不仅同好书法，更同是爱梅
之人。两人书信往还，常论梅事，分享梅讯。庄严曾精心养护盆梅，邀友共赏，那“小
院梅开”的喜悦，是乱世中难得的清欢。
先生与启功先生，亦是莫逆。启功曾回忆，台先生赠他的画作，“笔墨之间，毫无

烟火气”，这评语用于其梅花，再贴切不过。他们这一代人，无论身处海峡两岸哪一方，
心底都存着一片精神的“梅林”。那是在时代狂澜中，对文化品格的共同持守；是在喧
嚣世界里，对内心宁静的彼此确认。
先生的梅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深远的共鸣，正因其笔下的孤寒，并非一己之私的

哀叹，而是整整一代文化人在历史风雨中，共同精神面貌的写照——— 有所不为的狷介，
耐得住寂寞的定力，以及在困顿中依然守护文明星火的担当。

而先生本人，便是一株在时代风雪中默然挺立的、最为本真的寒梅。1946年，他渡海
赴台，执教于台湾大学，此一去便是半生。在彼时特殊的境遇里，文化传承的脉络几近飘
零，他不求闻达，不慕荣利，只将数十年心力，默默浇灌于三尺讲台与故纸典籍之中。
他教授古典文学，编校文献，提携后进，所做之事，皆如“楼下的石材，园中的泥土”，却

是赓续斯文命脉最坚实的根基。他一生清贫，在寓所一住四十年，陈设简朴，唯书籍与书画
相伴。面对生活的窘迫与时代的重压，他反而生发出一份旷达的智慧，曾幽默地自言“不养
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这份身处困顿而不改其志的坚韧，历风霜而犹放清芬的淡泊与傲骨，恰是梅花精神最真
切的、血肉化的写照。他的生命形态，已与笔下、心中之梅，浑然一体。

此刻，驻足于花前，凝神于画下。寒香自院中泥土深处沁来，带着生命的温热；清气自壁上笔墨间
溢出，透着智慧的微凉。两股气息在廊间交织、氤氲，最终笼罩观者的身心，打通了物我与古今。
恍惚间，仿佛看见先生清癯的面容，带着那一贯的、温和而略带倦意的微笑。他一生未曾追求轰轰烈

烈，却以他深厚的学问、清正的风骨与真挚的情谊，在无数学生、友人与后世读者的心中，悄然栽下了一片无
边无际的“精神梅林”。
我们于此地植梅、悬画，不仅是为了怀念一位逝去的学者与艺术家，更是为了进行一场庄严的见证——— 见证

那凌寒的傲骨从未在时代的风雪中摧折，那文化的暗香，从未在历史的夹缝中消散。它正通过这一树真实的花开、数
幅无声的画意，以及无数被触动的心灵，以最寂静、却也最恒久的方式，在人间默默流传，代代相续。
花影在地，墨痕在壁，清香在枝。先生，见梅如见君。那穿过庭院的风，似乎也带上了梅的讯息，轻轻吹向远方，仿佛佛在

问：下一个岁寒之日，又有谁的心田，会为这一缕暗香而苏醒，继而成为另一株默默生长的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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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开车回家，出了城便是农村
的田野。冬至已过，田野到处白茫茫一
片，浓霜如薄雪，将大地装扮得洁白、
素静，与喧嚣的城市截然不同。

我放慢了车速，细细欣赏眼前的
美景——— 这种只有在农村才有机会见
到的美景。田埂上枯黄的野草挑起串
串晶莹的珍珠，反射着温暖的阳光；麦
苗上覆盖的浓霜，像盖上了一层洁白
的棉絮；水面结了冰，像一面巨大的镜
子闪着耀眼的光芒。

虽然还觉微寒，但早已被阳光的
暖意驱离。我索性停下车来，举起手机
拍照。站到高处，面向太阳，也面向家
乡，深深呼吸大自然清冽的空气，身心
顿觉轻盈。这一刻，我忽然格外想念老
母亲。
父亲去世后，母亲割舍不下老房

子，一人留守老家，不愿进城。她还说，
一天不劳动就浑身不自在。巴掌大的
院子里，母亲种着一园子蔬菜，定期送
给我们。母亲说，自己种的菜新鲜、干
净，能放心吃。我每周回来一趟，明着
是取菜，实则是陪母亲说说话，帮母亲
做点力气活。

踏进家门，母亲刚放下饭碗。我开
车陪母亲到不远的镇上买些日用品。

“妈，再买点猪肉吧。”母亲笑了笑，家
里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孩子们每次回
来都不空手。“现在饭量小了，胃口也
差，一顿一两肉就够了。”我心头一紧。
生活好了，吃穿不愁，可母亲的胃口却
不如从前了。

母亲一生辛劳，养育五个子女。她
从不怕吃苦，干重活不输男人，年轻时
再累也不吭一声，硬是用顽强的毅力
撑起这个家。

曾经，在油菜、小麦复垦的田里插
秧，因秸秆刺激，母亲的手指得了“蟹
子笼”，疼得钻心。双抢季节，她中过
暑，但为了挣工分，仍带病出工。太
多的磨难，侵蚀着她的健康。如
今我们长大成人，能担当了，
母亲却像一支燃了许久的
蜡烛，日渐消瘦，看得我
心酸。望着她忙碌而
微驼的身影，我不
禁鼻子发酸，眼
眶湿润。

母亲转身从厨房捧出一瓶腌萝
卜干，念叨道：“腌一周了，你尝尝
味。”我接过母亲递来的筷子，尝一
口，咸淡正好，又脆又香。我打算带一
些走，母亲却说：“全部带回去，我这
牙咬不动了。”我心里又是一沉。萝卜
从地里拔上来，到洗、切、晒、腌，花了
母亲多少心血。

“甘蔗经霜甜，蔬菜经霜鲜。走，
到菜园摘菜去。”母亲不由分说，拿
上剪刀和菜篮子，领着我走向屋前
的菜园。此刻，一大片蔬菜仍被严霜
覆盖着，碧绿的叶片似撑开的小伞，
整齐排列；微黄的菜心，犹如灿烂的
笑脸。母亲弯下腰，仔细挑选最好
的，一剪刀一棵。她的手每次碰到寒
霜都微微一颤，不时缩到嘴边哈
气。毕竟是寒冬，她那开裂的
手指耐不住太重寒气。我想
自己来，母亲不肯：“别
弄脏你的手。”这哪里
是蔬菜，分明是母
亲的一颗心。

我曾因怕麻烦，多次轻率地拒
绝过母亲带蔬菜的吩咐，一句“城
里什么菜都能买到”便搪塞过
去，却从未留意她眼中闪过
的失落。直到这一刻，我
才真正明白：这些菜里
浸透着母亲的汗水，
更凝结着她无穷
无尽的爱，是
什么菜都比
不了的。

美术插图：曲光辉

经霜的蔬菜最鲜
何 德

那年 ，
我 虚 龄 十 九

岁，高中毕业，正
式跨入成年人的世

界。
那月，正值数九寒天，

北风呼啸，瑞雪纷飞。
那天，跟随我十九年的城市

户口被迁移到了农村，开启了我人
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这一天，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一九七

六年一月八日……
清晨，外面雪雾蒙蒙，狂风携裹着雪花，刮

在脸上似刀割般疼痛，寒意刺骨。
我上身穿着四舅寄给我的黄军棉袄，脚

上穿着黄军棉鞋，爸爸在前，我跟在后面，来
到城关镇关外街道黄主任办公室。黄主任知
道了我们的来意，毫不犹豫地给我开了介绍
信。
爸爸拿着介绍信又带我来到城关镇加盖

了公章，然后到了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办公
室一位50岁左右戴鸭舌帽的男人接待了我
们。

“同志，您好！请问办理知青下放手续是在
这儿吗？”爸爸小心翼翼地询问着。

“嗯，是他
下放吗？下放到

哪个公社？”戴鸭舌
帽的男人指了指我，

又瞅了瞅我爸，用手推
了推眼镜，接着问：“几项

证明都带齐了吗？”

“都带齐了，下放到邵岗公社沣河大队。”
爸爸边应答边从黄军用包里掏出用手帕裹得
严严实实的户口簿、粮油本、街道介绍信和我
的高中毕业证。

“你拿着开的证明，带着这些材料先到城关
镇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再到城关粮站办理粮
油关系迁出手续，然后再回来办理下放证。”那
人边说边把开的证明材料递给了我爸。

办起事来感觉时间飞快，加之风雪交加，
路滑步行缓慢，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外面的世界白茫茫一片。风夹着雪，雪越
下越大；雪依着风，风肆意飞扬。漫天白雪扑
落下来，落在身上冷得发抖，打在脸上似刀割
一般。

我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寒风瑞雪中的爸
爸，他浑身上下都是雪花，却依然步履坚定地
在前面带路，时而回过头来看看我……

中午的饭菜很丰盛，好像过年一样。妈妈做
了四个硬菜：红烧肉炖萝卜，鸡蛋滑肉片，青菜
烧豆腐，蒸腊猪肉拼拼灌肠。这样解馋的午餐在
我家很少见，一年也就逢年过节那么几次，上
一回还是中秋节尝到的肉味。今天怎么了？

我正纳闷，妈妈看出了我馋馋的眼神里藏
着的疑问，轻声细语地说：“玉珏，明天你就要
去下放的地方了，你爸特意安排了这顿午饭为
你送行……”话还没说完，妈妈的嗓子就哽咽
了……

哦，我终于明白
了。

此时此刻，我的
心情五味杂陈，欲言
又止……只能用给弟
弟妹妹们夹菜的方式，
掩 饰 自 己 内 心 的 翻
涌……
下午，爸爸带着我继

续跑了几个地方，到傍晚
的时候，各项手续才算全
部办完。

吃罢晚饭，爸爸坐在
我的床沿边，语重心长地

交待一些我似懂非懂的“处世
之道”和“注意事项”；妈妈用一
个硕大的布背包帮我收拾行李，
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低头不语；两
个弟弟和小妹还不懂事，拉着爸
爸的衣襟，吵着要跟我一起去。

“铛……铛……铛……”东隔壁
老何奶家的座钟整整敲了十一下。

“时间不早了，十一点了，我们不
聊了，睡觉吧，明天孩子还要起早赶
路呢。”爸爸对妈妈说。

妈妈推开房门，一股冷风吹进屋
里，凉飕飕的。“啊！雪停了，天晴了，珏
子明天出门是个好兆头。”妈妈自言自
语着，眉宇间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妈妈走到我
的床前，习惯性地帮我掖了掖被角，面带
憔悴地看了看我，才郁郁地离开。

这一夜，我失眠了……
爸爸千叮咛万嘱咐的话语在我耳边

回荡；妈妈憔悴而焦虑的模样让我久久
不安；弟妹们天真可爱的稚嫩面容撞击
着我的心门；农村是什么样子，从今往后
的路怎么走，我模糊不清，总感觉一个崭
新而未知的世界在等着我去尝试、去摸索、
去探寻。

雪 落 那 日
王玉珏

元旦皖西春(五言绝句)

张兆田

元开春已近，
转瞬即春天。
梅雪迎新喜，
灯红庆福年。

皋城元日吟(七言律诗)

任 强

皋城曙色启元辰，
淠水烟霞浣旧尘。
街巷灯笼红映雪，
轩窗梅朵笑扶春。
三盅椒酒驱寒夜，
一釜吊锅温故人。
莫道霜风凋皖木，
明朝且待马嘶新。

鹧鸪天·岁末吟怀(词)

王益群

谢罢秋花恨岁匆，
时光转瞬意朦胧。
任他江海千帆过，
阅尽春秋万象逢。
得句喜，抒情浓，
人生苦乐有谁同？
诗章雅韵真心表，
夕照飞霞醉九重。

九州元日兴(七言绝句)

赵有安

九州元正庆升平，
旗旆飞扬士气盈。
旧岁安民铭伟绩，
新年聚力振长旌。

元日抒怀(七言律诗)

胡传宏

吉祥元日灿光华，
春满寻常百姓家。
瑞雪初晴梅绽蕾，
熏风乍拂柳抽芽。
三山昂首披新锦，
五岳回眸漫彩霞。
社会和谐开盛世，
城乡富丽乐无涯。

元旦遐思(七言律诗)

洪学良

斗转星移辞旧岁，
骁腾骏马展宏章。
神舟揽月巡霄汉，
巨舰凌波拓远洋。

万里河山风物美，
四时沃野稻粱香。
中华儿女共祈愿，
国运昌隆民富强。

心守元日韵(七言律诗)

江晋程

雪窗伏案是寻常，
平仄之间偶闪光。
韵律无声诗入梦，
春秋一度鬓添霜。
不辞高卧林泉净，
但守初心日月长。
笑问老翁能饭否，
三餐荤素复加汤。

皖西元旦欢(七言律诗)

王 茹

一元新启岁时更，
旦旦襟怀素意倾。
奔马踏云腾瑞气，
傲梅绽蕊报春声。
欣尝腊味丰年喜，
乐咏雄章诗语铿。
且以杯中清酒饮，
流音向远寄鸿筝。

岁聿云暮，新元
肇启。当皋城曙色染
亮淠水烟波，当皖西
吊锅升腾暖意，六安
文坛诸位墨客以诗
为媒，寄情言志。或
颂九州升平、国运
昌隆，或咏乡土年
味、城乡新貌，或
抒初心不改、岁
月从容，笔端流
淌着对新年的期
许，更饱含对皖
西故土的深情。
现将一组佳作
汇编，以诗韵
贺新岁，以文
心暖寒冬，与
读者共赴新
春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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